
第一章 夢中的男人 

寧妱兒是被噩夢驚醒的，她許久未曾作過這樣古怪的夢了，醒來時身子緊繃，後

背已被汗水浸濕，她蜷縮在牆角，驚恐地打量四周，見入目皆是熟悉的景象才漸

漸穩住心神。 

屋外秋雨還淅淅瀝瀝落著，一層雨霧如紗般掛在窗前。 

寧妱兒目光穿過這層薄紗，望著院內散落的霜葉出神，平日裡三兩口就喝下的湯

藥，今日就在手中捧著，涼了都不知。 

竹安見她一個晌午神情都是這般恍惚，便問可是因今晨夢魘的緣故。 

寧妱兒點點頭，卻沒有繼續說下去的意思。 

面對與她相伴十年的貼身婢女，寧妱兒也實在開不了口，因那夢不光可怕，還有

些少女無法言說的畫面。 

整個白日都是這樣魂不守舍，直到午後得了表姊趙采蘩回府的消息，寧妱兒才打

起精神來。 

趙采蘩是趙府大小姐，三年前成婚嫁人，夫君是衡州巡撫長子，兩人成婚一年後

便生下一個白淨的胖小子。 

趙采蘩許久未曾回來，從前在趙府時，她如親姊姊般對寧妱兒極為照顧，這次好

不容易回來一趟，寧妱兒便等不及要去尋她。 

一連數日的秋雨讓衡州染了涼意，竹安怕寧妱兒受寒，硬是給她穿了五件衣裳，

最外面是一件正紅色帶帽長袍，帽沿還有一圈雪白兔毛，看著便極為暖和，她腳

下蹬著一雙鹿皮靴，出去也不怕雨水濕了鞋襪。 

眼下還未徹底入冬，寧妱兒整身裝扮於常人而言格格不入，然趙府之人皆知這位

表小姐患有心疾，自幼體弱多病，保不住哪陣風就將人吹得一病不起，便也見怪

不怪。 

寧妱兒從屋中出來便鑽入傘下，被竹安扶著走上廊道。 

「小姐，今日風大，不可在外多留。」竹安見寧妱兒步伐太過緩慢，忍不住出聲

提醒。 

被看出心思，寧妱兒朝竹安扁扁嘴，卻也沒有反駁，只是忽然停下腳步，將長袖

中捂了一路的小手伸出廊外。 

細小綿密的雨滴落在掌中，清涼的癢意不由讓她失神，然而不過短短一瞬，那雪

白的小手便被竹安一把拉回。 

竹安一面掏出帕子幫她擦拭，一面低聲怪責，「小姐，您這是做什麼呀，萬一染

了病可如何是好？」 

「竹安啊……」面對竹安的怪責，寧妱兒沒有半分不悅，目光依舊望著廊外那片

深雲，「待我身子好了，我也要淋一場雨。」 

這話乍一聽帶著些傻氣，可今日這般細雨，尋常人根本無須撐傘。 

竹安擦拭的動作頓住，不由抬眼看向寧妱兒，與她相伴十年，竹安比任何人都瞭

解她，寧妱兒的心疾是娘胎裡帶出來的，不會好，一輩子都不可能好…… 

竹安心頭酸澀，努力擠出一個笑容，對寧妱兒點頭道：「好，到時候奴婢陪小姐



一起。」 

捲翹纖長的睫毛微微顫抖，寧妱兒臉上憧憬的笑容漸深，片刻後，她收回目光，

抬手拉緊衣領繼續朝前走，可路過一處假山時，那邊傳來的閒聊聲讓她們不得不

再次停下腳步。 

一個聽著年歲不大的丫鬟壓著聲問：「妳說表小姐到底能不能生養啊？」 

另一個年齡稍長的道：「妳作什麼夢呢，就她那身子骨，莫說生養了，我看連成

婚那日的……」她話沒有說明，可那語氣很容易就猜出她在指何事。 

假山那頭兩人隱晦地笑了兩聲，接著又聽那年歲小的丫鬟道：「那可怎麼辦啊，

趙家豈不是要無後了？」 

「妳呀，這腦子怎麼長的？」年紀大的那個低聲道：「不是誰都和老爺一樣不納

妾的，待來年成婚之後，少爺那院裡肯定還要添人的。」 

「夫人捨得表小姐受這樣的委屈？」小丫鬟雖然進府不久，可也能覺出自家夫人

待這位侄女不是一般的疼愛，甚至比那兩個親生的小姐還要照顧。 

「這算什麼委屈，妳以為表小姐自己不清楚嗎？到時候少爺納妾，不管生兒生女，

都過到她名下，這不是白撿便宜嗎？」 

竹安聽不下去了，黑著臉就要上前去辯駁，寧妱兒卻抬手將她攔住，笑著搖頭。 

假山後的二人察覺出周圍有人，不敢再多言，立即走了。 

竹安心頭憋著一團火，若不是方才小姐攔她，她非要過去撕了那兩人的嘴不可，

誰人不知她家小姐是整個趙府主子們心尖上的人，不管是老爺夫人還是少爺小姐，

哪個對她家小姐不是呵護備至？何時輪得到兩個長舌婦在這裡亂嚼舌根。 

竹安越想越難受，那臉色簡直難看至極。 

寧妱兒卻瞧不出任何不悅，她鮮少出屋，好不容易出門一趟便四處張望，不肯放

過每一寸景色，下臺階的時候還險些踩到裙襬。 

竹安一手扶住她，一手撐著油傘，「小姐，仔細點路呀。」 

寧妱兒訕訕一笑，這才看到竹安那黑沉沉的臉，「妳怎麼了？」 

「還不是那兩個……」竹安正要開口，卻忽然覺得那些話不該再說一遍，她深吸

一口氣，搖頭道：「沒事。」 

嘴上說著沒事，可那眼神卻無法撒謊，寧妱兒知道她還因為那兩人說的話耿耿於

懷，便輕輕拉了拉她衣袖，笑著道：「竹安不要生氣了，她們也沒有說錯啊。」 

正如那二人所說，寧妱兒比誰都清楚，她這副身子的確無法生養，表哥將來定是

要納妾的，趙家不能無嫡子，妾室所生過到她名下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再說了，

那些孩子根本不可能讓她養，就她這身子，能將自己養好就不錯了。 

寧妱兒不會為這種事生氣，她本就患有心疾，若是處處生氣，豈不早就將身子氣

垮了。 

「是沒錯，可是、可是……」竹安心口彷彿被大石堵著，一時也不知該如何說，

她清楚小姐不是在安慰她，而是當真不計較，可越是如此就越叫人心疼。 

兩人走走歇歇，終於來到東院前的花園裡，可剛一從廊上下來，寧妱兒便倏然蹙

眉，她一面走著，一面不安地打量四周。 



她隱約覺得，這片薄薄的雨霧之後似乎有雙眼睛在盯著她。 

「妱兒，妱兒！」 

男子溫潤的聲音在面前響起，寧妱兒怔了一下，抬眼看去。 

來人未撐油傘，幾步便跑到她面前，他笑容明燦，由於跑得太急，胸口一起一伏，

努力勻了幾個呼吸，這才開口，「妱兒是來尋大姊的嗎？」 

面前男人是寧妱兒的表哥，趙府嫡子趙茂行。 

年初時兩人剛剛定下婚事，隨後永州突發水患，趙茂行便隨趙正則一道前去支援，

這一去便是小半年，直到昨日夜裡，父子二人才從永州趕回。 

見來人是表哥，寧妱兒暗暗鬆了口氣，怪自己不該因為一個夢而疑神疑鬼。 

她笑著點點頭。 

趙采蘩今日回府便是趙茂行去接的，這也是剛安頓好才離開，結果沒走幾步便碰

巧看到了寧妱兒。 

「妱兒若是不急……」趙茂行似是有話要對她說，瞥了眼身側不遠的涼亭。 

「不急的。」寧妱兒笑道。 

兩人一前一後步入亭中，竹安則識趣地在亭外不遠處守著。 

趙茂行望著眼前的女子，眸中隱含的炙熱讓他呼吸又開始不穩，他記得年初訂親

那日，大姊便一早趕了回來，還特地將他叫出去詢問。 

「你實話和姊姊說，你可是真心實意喜歡妱兒，不是將她當妹妹那樣疼愛，又或

是因娘親那邊的意思？」 

他那時回答的篤定，他就是想娶她為妻，不是任何旁的緣由。 

其實在某個瞬間，趙茂行也曾懷疑過對她的這段感情，直到這次離家，他才在心

底徹底堅定，他對寧妱兒的思念與所有人皆是不同。 

一陣涼風拂過，柔嫩的臉頰旁，雪白的兔毛輕輕拂動，看著直叫人心尖發癢。 

趙茂行猶豫片刻，最後還是將手抬起，幫寧妱兒拉了拉頭上帽子。 

寧妱兒下意識要躲，腳跟都已經要向後挪去，可隨即想到她和表哥已經定下婚事，

到底努力穩住身子，又將那後撤的腳跟收了回來。 

寧妱兒想起話本中，若是遇到此番情況，女子大多數都會羞澀垂眸，臉頰泛紅。 

她也按照書中所寫去做，只是眸子她尚能控制，那頰邊的緋紅著實讓她為難了。 

「妱、妱兒……」趙茂行倒是頂著一張漲得通紅的臉，結結巴巴地道：「我不在

的這段時日，妳身子可、可還好？」 

寧妱兒自幼體弱多病，生母在她出生那日便難產而亡，她先天患有心疾，大夫說

她活不過滿歲，算命先生又說她命格至陽，這副瘦弱的身子根本承受不住，是個

剋不死別人，只能剋死自己的命。 

果真如這兩人所言，她從出生後就大病小病從不間斷，父親實在無心照料她，便

動了將她送去寺中的念頭，最後還是姑母得了消息，讓姑父馬不停蹄趕到衡州的

福華寺將她抱回家中，從那時起，她便寄養在趙府。 

姑父姑母將她視若己出，幾位表兄妹們也待她極其親厚，甚至特地差人四處尋訪

名醫，來幫她調養身子。 



如果說她的出生註定不幸，那當她遇到姑母這一家人時，便是她此生最幸之事。 

寧妱兒對整個趙家都心懷感激，然她身子孱弱，無法出力報答，所以當姑母問她

可否願意與趙茂行成婚時，她便毫不猶豫地點頭了。 

寧妱兒明眸如水，抬眼望著趙茂行道：「表哥安心，妱兒一切都好。」 

趙茂行臉頰上的紅雲又深幾分，「那便好，永州一直忙於修建，實在沒有什麼能

帶回來送妳的物件，我便……」說著，他從身上摸出一塊玉牌，遞到她面前。 

有時候寧妱兒也在想，她與趙茂行當真是緣分，她今晨剛作噩夢，一整日都被嚇

得恍恍惚惚，誰知表哥這就給她送了玉牌，上面的佛經正是消災保安的經句，現

在給她真是再合適不過。 

寧妱兒抬起雙手，正打算接過玉牌時，趙茂行卻是一把將玉牌攢在掌中。 

她不解地抬眼看他，兩人眸光相對，趙茂行喉結微動。 

趙茂行好讀聖賢書，兩人雖是青梅竹馬，但向來恪守禮數，可如今他們二人已經

定下婚事，來年開春待寧妱兒一過及笄便會成婚。 

他幫未來的娘子繫上玉牌，應當不算失禮…… 

趙茂行這般想著，便這般做了，他走到她身後，將玉牌掛在她胸口的位置，輕輕

撥開後頸上絲滑柔軟的墨絲，小心翼翼地繫著紅繩。 

少女白皙柔嫩的肌膚就在眼前，還散發著一股藥草與花露混合的味道，甚是好聞。 

寧妱兒微微蹙眉，似乎極不適應兩人之間的距離，又隱約覺得周遭的氛圍更加寒

涼了，以至於她忍不住打了個寒顫。 

「表哥，好了嗎？」寧妱兒強壓住心頭的不適，忍不住柔聲問道。 

趙茂行無比尷尬地收回目光，這次他專心去繫紅繩，待繫好之後，他那張臉又紅

又燙。 

寧妱兒轉過身來，退開兩步，方才的不耐已經全然退去，只剩恰到好處的嬌羞。 

趙茂行知她體弱畏寒，不該在外多逗留，他今日也還有要事，不能再耽擱時間，

便將她送出亭外，匆忙離去。 

細雨終歇，園中薄霧也在不知不覺間逐漸散開，竹安將油傘合上，寧妱兒卻莫名

再次停下，她眉心蹙起，心頭那股不安的情緒再度襲來。 

就在她疑惑之時，不知什麼東西從眼前迅速飛過，她還來不及將那東西看清，甚

至連思考都顧不上，下一刻，頭上的帽子倏然落下，她驚詫抬眸，正好直直撞上

對面閣樓裡那道清冷目光。 

在看清這道目光下的面容時，她頓時呼吸停滯，心口猛然一震，旋即眼前陷入黑

暗，整個身子向下倒去，脖頸上的那塊玉牌，在倒地的瞬間碎成兩半。 

 

 

「嬌嬌……」 

男人的聲音低沉沙啞，就在她小巧的耳垂旁響起，他開口時帶著一絲溫熱的潮氣，

讓人忍不住渾身發麻。 

「嬌嬌，睜開眼……」 



男人高挺的鼻尖輕輕在她臉頰處蹭了蹭，手也順勢而上，修長的指尖一路輕掃而

過，每觸及一處，都能惹得她輕輕顫抖。 

「醒了為何不睜眼？」 

指尖停覆在那張軟糯的粉唇上，感受到她呼吸變得急促起來，男人低笑一聲，隨

即張口將那小巧的耳垂含在口中，與此同時，手指也從唇畔中滑了進去。 

「小嬌嬌……」 

「妱兒……」 

兩個聲音幾乎同時響起，寧妱兒猛然睜眼。 

「妱兒，妳總算是醒來了。」 

表姊趙采蘩的聲音再次出現，寧妱兒不禁呼出一口長氣，她醒過來了，從那不堪

的夢中醒過來了。 

寧妱兒不是第一次作這樣的夢，最近這兩日不管白日還是黑夜，只要她一合眼便

是與那男人一起的畫面。 

從起初幽暗驚懼的密室，再到纏綿悱惻的床榻，寧妱兒竟勉強能適應了。 

她勻了勻呼吸，朝趙采蘩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表姊來了。」 

寧妱兒生得原本就美，再加上鮮少外出的緣故，皮膚白皙又薄嫩，因那晦澀難言

的夢境，此刻兩邊臉頰都帶著一抹潮紅。 

趙采蘩在她身旁坐下，仔細端看著這張臉道：「張大夫醫術果真了得，施針不過

半晌功夫，妳的臉色便這般紅潤了。」 

這哪裡是施針的功勞，寧妱兒有些尷尬地輕咳一聲，揉著太陽穴慢慢被竹安扶著

靠在床頭。 

趙采蘩從歲喜手中接過藥碗，一面給寧妱兒餵著，一面嗔責道：「妳呀，下著雨

也不安生，偏要跑那一趟作甚？」 

寧妱兒委屈巴巴地開口道：「妱兒想表姊了。」 

其實趙采蘩心疼她還來不及，又怎會真的責怪？ 

「我原本打算安頓好之後就來吉安院尋妳的，結果剛一出門就見妳倒在地上，我

這心都快從喉嚨裡飛出去了。」說著，趙采蘩又歎了一聲，「不過說來也蹊蹺，

張大夫說妳年歲漸長，近日來身子也好了許多，不該那樣暈過去的，可是被嚇到

了？」先天患有心疾的人最受不得驚嚇。 

寧妱兒想起閣樓上那個男人，好不容易平復些許的心又慌亂起來，小手也握成了

拳。 

「妱兒？」見她出神，趙采蘩喚了一聲。 

小拳頭慢慢鬆開，寧妱兒淡笑搖頭，「沒事，可能是昨夜夢魘，沒睡好的緣故。」 

趙采蘩將空的藥碗遞給身旁竹安，轉身又對寧妱兒叮囑道：「張大夫走時便說了，

讓妳這幾日務必要好生歇息，若是白日天氣不錯，盡可能的出去走走，散散心也

有利於身體恢復的。」 

「表姊說得是。」寧妱兒含笑點頭。 

許久未見的表姊妹聊了好半天，趙采蘩說了好些關於燁哥兒的趣事，胖小子一聽



姨姨病了，鬧騰著也要過來，趙采蘩怕他擾寧妱兒休息，便不敢帶來吉安院。 

兩姊妹有說有笑，眼見外面天色暗下，寧妱兒終是忍不住了，裝作無意般隨口問

道：「今日府中可有訪客？」 

趙采蘩道：「妳還不知啊？這次永州水患，朝廷下發的物資已經到了江南，負責

運送的便是魏王。」 

一提起魏王，不等寧妱兒繼續問，趙采蘩便忍不住說了一大通，「此次水患聖上

十分心痛，為表重視，特地派皇室之人來地方慰問。妳是沒見到魏王，我今日來

時就隨妳姊夫見過一面了。」 

雖說已經嫁人生子，但到底是個尚未二十的女子，一想到魏王的那雙桃花眼，趙

采蘩面容不知不覺多了一抹緋色，「魏王是容貴妃之子，妳可知容貴妃？」 

提起容貴妃，整個江南無人不知。 

二十年前皇上南下私訪，與容貴妃相遇相知，皇上不顧她商賈人家出身，直接將

人迎入宮封為貴妃，若不是太后極力阻撓，想來那后位也會是容貴妃的。 

寧妱兒自然也知道這件事，她屋中的話本裡還有關於那時候的一些傳聞，不過大

多都是民間杜撰的。 

不論是朝政還是傳聞，寧妱兒此刻全無興趣，她只想知道閣樓上那個男人到底是

誰。她便又問道：「魏王模樣如何？」 

趙采蘩垂眸笑道：「容貴妃那般傾城絕色，她的兒子又能差到哪兒去？」 

寧妱兒還想細問，趙采蘩卻是不肯說了。 

「明日前院設了午宴，妳若當真好奇，隨著一道去便是，只是……」說到這兒，

她回頭掃了屋子一眼，見竹安、歲喜兩人不知在外間忙活什麼，並不在跟前，才

湊到寧妱兒耳旁，小聲道：「我聽妳姊夫說，魏王有斷袖之癖。」 

斷袖……寧妱兒許久後才反應過來這句話的意思，可她顧不得驚訝，也沒去思量

其他，只是暗暗鬆了口氣，若當真魏王有那癖好，便不是夢中之人，畢竟在夢裡

他已經與她做了那樣的事，全然不像有斷袖癖好。 

見寧妱兒神色微怔，不知道在想些什麼，趙采蘩便壓聲提醒，「他身邊無一女侍，

不管是照顧起居的侍者，還是護在身前的隨從，皆是面若冠玉的兒郎，妳明日若

是見了，切莫失了禮數。」 

今日趙采菲見到魏王的時候，那神色便明顯不對勁，回來就被趙正則好一通教訓。 

「表姊放心，我知道了。」寧妱兒乖巧點頭道。 

趙采蘩走時天色已徹底黑下，寧妱兒也沒有胃口，喝了點粥便又躺下睡去。 

這一夜依舊作了夢，還是那樣的夢，可醒來時寧妱兒已經記不清具體細節，只依

稀記得夢中疼痛時她將他咬了一口，就在拇指根部的位置。 

一小排牙印，鮮紅可怖。 

姑母寧有知早上來了一趟，見寧妱兒已經無事才放下心來，連忙又回前院安排午

宴。 

也是早晨聽寧有知說了，寧妱兒才知曉魏王原本要直接去永州的，前日卻突然下

榻，讓趙府好一通忙活。 



往常府中設宴，寧妱兒從不露面，外面也知道趙家有個身體極弱的表小姐，未有

人打擾過，與趙府交情深的倒是會關切兩句。 

寧有知原本打算讓寧妱兒露一面的，畢竟兩個孩子明年就要成婚，提前見見人也

是好的，可今日見到寧妱兒沒精打采的模樣便又打消念頭。 

吉安院在趙府南側，為了讓寧妱兒好生休養，這邊離前院有一段距離，可即便如

此，今日的歌舞聲還是傳到這小院。 

寧妱兒用過午膳，這時間是她往常小睡的時候，但她本就心緒煩躁，再加上那樂

聲，更加無法合眼，最後乾脆將竹安和歲喜叫進屋，給她梳妝穿衣，帶著昨日那

摔壞的玉牌去了珍寶閣。 

 

珍寶閣與趙府挨得近，從偏門出去不過轉兩條街就到，腿腳麻利的話，來回甚至

要不了一炷香的功夫。 

往常這樣的事都直接交由竹安去做，可今日寧妱兒實在待得心煩，乾脆自己跑上

一趟，就當散心。 

江南女子盛行弱風扶柳之姿，寧妱兒倒不必刻意去學，她走路本就緩慢，再加生

得瘦弱，那腰身好似一掐就斷，讓人忍不住就心生憐惜，而長及腰部的帷帽，非

但沒有將她姿容遮掉，反而讓這份朦朧變得更加引人遐想，但從三人裝扮來看便

知是大戶人家的姑娘，尋常人怕惹麻煩，只敢偷偷看上幾眼，並不敢隨意招惹。 

珍寶閣是衡州最大的玉石珠寶店，敢進這個門的家中非富即貴，四人一進門就有

位中年女人迎了上來，她眼睛在寧妱兒身上飛速一掃，笑著將她引上二樓。 

得知是問修復玉牌的事，老闆娘很快就叫人將店內最好的玉器師傅請了上來。 

一位年邁的師傅坐在寧妱兒面前，他手持琉璃鏡，仔細地望著手中斷掉的玉牌道：

「這是一塊上好的白玉，雕工也是上乘，若斷裂之處無缺損，用金銀鑲邊便可修

復……」 

聽到這，寧妱兒剛鬆口氣，卻聽老師傅「咦」了一聲。 

師傅蹙眉道：「姑娘，妳這玉牌不是摔斷的啊。」 

寧妱兒笑著道：「老師傅，我這玉牌的確是摔斷的。」 

「不對。」那師傅指著斷裂的一處痕跡，「妳看這裡，很明顯是被什麼東西打碎

的，妳這玉牌哪裡是摔的呀。」 

竹安以為是他手藝不行隨意找藉口，便與他爭辯起來。 

師傅急道：「我誆妳作何？衡州城玉匠師傅那樣多，妳隨意找個過來看看便知。」 

見他說得這般篤定，寧妱兒也開始回想昨日的事，這想著想著，的確覺出古怪來。 

昨日花園的土壤由於下了多日細雨的緣故，鬆軟泥濘，她當時摔倒身上都無半分

傷痕，又怎麼會將玉牌摔碎？ 

想到這，那股莫名的不安瞬間湧上心頭，寧妱兒謝過師傅，將玉牌裝進盒中便打

算回府了。 

三人來到樓梯前，竹安怕寧妱兒戴著帷帽看不真切腳下臺階，便在前引路，歲喜

在一旁將她穩穩扶住。 



寧妱兒指尖微涼，也不知為何，她心中的不安越發加重，然而剛往下走了兩步，

門口便走進幾名男子。 

為首的那人出現時，帷帽下寧妱兒臉色倏地一下白了，分明隔著一層帷帽，連樓

梯她都看不真切，可當她看到那人的身影與動作時，卻能一眼將他認出，而那男

人幾乎在同一時間也朝她看來。 

兩人四目交匯時，他眉梢微微上挑，將手中合上的摺扇舉到唇邊輕輕敲了一下，

朝她做出一個「噓」的口型。 

珍寶閣內倏然靜下，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剛剛進門的一行人身上。 

這幾人的面容實在太過耀眼，隨意拎出來一個都好似畫中美人。 

尤其是為首的那個男人，五官絕美到挑不出一絲錯來，那雙桃花眼，比那書中所

寫的千年妖孽還能勾人心魂，他的出現，這些琳琅滿目的珍寶也瞬間失色。 

眾人看他的眼神中有羨豔、有嫉妒、有羞澀……唯有寧妱兒是震驚。 

如果說昨日兩人的見面是巧合，那麼方才很明顯是有意為之。 

就在寧妱兒驚愣的時候，男人的神色已經恢復平靜，極為自然地看向別處，就好

像方才他沒有做過任何舉動，一切都是她的幻覺。 

旁人的神情上也看不出絲毫異樣，這下連寧妱兒自己都開始懷疑，難道是她將夢

境與現實混淆了？ 

寧妱兒呼吸全亂了，手心裡的冷汗甚至有些滑手，她匆忙收回目光，這次沒有直

接嚇暈過去已是幸事，哪裡還敢再去深究。 

她強行勻了幾個呼吸，裝作無事一樣繼續朝樓下走去。 

一瞬的寂靜之後，店內又恢復了原本的熱鬧。 

以老闆娘的眼力，自然瞧得出來人身分非富即貴，立即笑著迎上去，可剛一靠近

便被一個面容俊美的男人攔住，那人腰上掛著佩劍，手腕略抬，露出一寸閃著寒

光的劍身。 

老闆娘瞬間停下腳步，笑容也僵在臉上，她看向為首的男子，結巴道：「客、客

官是想看點什麼？」 

男子唇角微提，露出一個極為和善的笑容，「可有翡翠？」 

「有的有的！」老闆娘連忙笑著應聲，衝身後的人道：「快把頂好的翡翠都拿上

二樓！」說完，側身將他們朝樓梯的方向引。 

這邊寧妱兒腳跟剛落地，還未徹底站穩，就聽見人群中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 

「妱兒？」 

趙茂行本來以為今日午宴寧妱兒會露面，結果聽母親說表妹不舒服，在吉安院休

養著。 

他憂心不已卻不能擅自離開，原本打算待應付完魏王便抽空去吉安院看望一下，

沒想到午宴還未散，魏王又要出來逛街，他只好跟著出來，不想卻在此處和寧妱

兒碰到了。 

竹安上前行禮，歲喜也福了福身。 

礙於身旁有人，趙茂行便是再擔憂也不能說什麼，只得按照禮數先介紹身分，「王



爺，這是卑職的表妹寧妱兒。」 

「哦……」沈皓行尾音拉得極長，眸光淡淡地落在寧妱兒身上。 

明明隔著帷帽，可寧妱兒卻有一種錯覺，他好似能將她的一切都看穿。 

趙茂行見她愣在原地，便小聲提醒她過來行禮，見寧妱兒還是未動，又怕惹了魏

王不悅，正想開口替她解釋兩句，便聽帷帽下傳來了女子輕柔的聲音。 

「王爺吉祥安康。」 

沈皓行微不可察地怔了一瞬，隨後平靜的目光中閃過一絲陰鷙。 

他沒再開口，只是朝寧妱兒的方向略微點頭，便撐開摺扇一面，慢悠悠地搖晃著，

一面朝二樓而去。 

趙茂行打算趁機和寧妱兒說兩句話，寧妱兒卻為了避嫌，退開兩步朝他擺了擺手。 

他欲言又止，半晌後還是轉身跟了上去。 

從珍寶閣回趙府這一路上，寧妱兒步子比平時快了許多，她一句話也未說，等好

不容易回到房中，她連衣服也未換，一把將帷帽摘掉，直接就躺在床榻上，長長

地呼出一口濁氣。 

竹安和歲喜早就察覺出她不大對勁，也不敢問她，兩個丫頭很有眼色，一個去端

藥，一個去燒水。 

屋內逐漸靜下，寧妱兒慌亂許久的心也慢慢平靜下來。 

她眉心微蹙，不自覺地又回想起珍寶閣內發生的一切，在想到沈皓行的聲音時，

她身上的雞皮疙瘩瞬間冒起來，臉頰也紅了，好不容易平復的心再次慌亂起來。 

原來不知從何時起，她竟對他這般熟悉了，單就那一個「哦」字，也能讓她辨認

出是他。 

寧妱兒到現在都覺得像是在作夢一樣，那個將她囚禁又與她纏綿的男人…… 

不是旁人，竟當真是魏王。 

她不安地翻了個身，眉心蹙得更緊，可是堂堂一個王爺為何要那樣對她？他不是

有斷袖之癖嗎？ 

表姊的消息向來準確，也沒有任何理由騙她，更何況今日看到魏王身側那幾名侍

從，也的確各個樣貌俊美…… 

寧妱兒越想頭越痛，最後竟不知不覺睡了過去。 

竹安知她今日疲倦，便也沒有叫她，寧妱兒這一覺便睡到天色沉下，也不知又夢

到了什麼，醒來時整個人都渾渾噩噩的，比前幾日夢魘醒來的狀態還要差。 

 

與此同時，在趙府另一端的汀蘭苑閣樓上。 

沈皓行微瞇著眼，正望向吉安院的方向，他一面聽常見說著關於寧妱兒的一切背

景，一面輕撫著面前盆栽中顏色豔麗的美人蕉。 

在聽到寧妱兒已經與趙茂行定下親事時，沈皓行忽然冷笑一聲，將開得最旺的那

朵美人蕉折斷，「好歹也是衡州刺史，當真願意讓嫡子娶一個病秧子不成？」 

常見拱手道：「屬下起初也不信，但來年那姑娘及笄之後兩人便會成親。」 

沈皓行沒有說話，饒有興致地盯著掌中那朵美人蕉看。 



前日夜裡他作了一個夢，不算好也不算壞，只是頗有些稀奇，直到他看見園子中

那少女的時候，才意識到那夢境也許不是巧合。 

一樣的面容、一樣的舉止，連今日在珍寶閣開口說話的聲音都與這兩日夢境中的

一致。 

再加上那女子看到他時竟嚇成那般模樣，要說這當中沒有古怪，誰信？ 

沈皓行唇角笑意漸凝，很好，他倒是要看看，趙府背後究竟是誰，竟敢將手伸到

他面前來！ 

他連續兩日排查過一切能夠接觸到的東西，可那夢境還在繼續，手段用的倒是極

為新穎，只是未免小瞧他了，不過一個黃毛小丫頭，當真能迷了他不成？ 

沈皓行神色陰鬱地望著遠處，指節只是稍加用力，紅色的花汁便順著指縫一滴一

滴落在青石板上。 


